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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瓊方
曾經，外籍宣教士們飄洋過海來到台灣，籌設醫院、照顧貧病，把他們的夢想和青春歲月遺留在這裡。
而今，台灣經濟發達、醫療水準提升，逐漸由依賴外援走向大規模援外，並透過醫療援助，傳達愛與關懷、拓展邦誼。雖然目的不同，但醫者的愛卻是相同的。
陳志成，衛生署派駐非洲的第一位代表，3年的「醫療外交」工作，為國家、邦交國和自己的生命都留下了深刻的足跡。
衛生署35週年署慶上，頒發獎章給多位有卓越貢獻的醫護人員，陳志成是其中最年輕的醫師，他以派駐非洲3年有功，獲頒三等醫療獎章。
醫人、醫心、醫國
年方四十，卻已白髮斑斑的陳志成上台致詞時說：「醫人、醫心、醫國，是我學生時代立下的志向，衛生署派任我為非洲代表，使我能向提升整個國家、地區醫療衛生環境的目標邁進，實踐『醫國』的理想。」胸前佩掛勳章的陳志成，談起非洲之行眼神閃爍著光芒。
事實上，與其說陳志成「前進非洲」，還不如說他是「重返非洲」。
早在陳志成還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時，就曾以捐款人代表的身份參與世界展望會「飢餓30」活動赴非洲訪視，當年莫三比克正處於內戰，難民流離失所的悽慘景象，在他心中埋下了悲憫的種子，也催促著他十多年後帶著妻兒重返非洲。
遠離家園，放棄優渥的環境，舉家遷移到一個陌生、貧困的地方，需要有多大的勇氣？陳志成與家人何以願意作如此大的犧牲？
「我看到了非洲的需要，並在那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陳志成說，他希望全家人能夠一起去，因此花了半年的時間和太太溝通，逐漸消弭另一半對於非洲治安敗壞、疫病威脅、教育資源缺乏等種種顧慮。
「台灣年輕一輩應該要走出去，才能用更寬廣的視野來看世界。非洲其實沒有那麼可怕，有些地方甚至比台灣可愛，」陳志成笑說，至少在馬拉威不會接到詐騙電話！
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
馬拉威是我國1966年建交迄今的邦交國，位置在非洲的東南方，國民所得不到200美元，是世界第8窮的國家。
貧窮與疾病往往共生、共存，馬拉威在醫療衛生方面的落後，令人難以想像。
面積約台灣3倍大、人口有一千兩百多萬人的馬拉威，各種專科醫師加起來不到10位，人民平均壽命只有37.1歲（2002年），死亡率高達2.32％（台灣為0.57％）。瘧疾、愛滋、肺結核、肺炎、腹瀉、貧血、營養不良，是當地主要的死亡原因。
1997年，我國在馬拉威北方第3大城姆祖祖市興建了一所300床規模的現代化醫院，並在2000年11月派遣一組醫療團進駐，以解決馬拉威的醫療困境。2002年7月，外交部國合會正式委託陳志成所屬的屏東基督教醫院，負責經營管理台灣駐馬拉威醫療團，目前整個團隊的長、短期成員在10-15人左右。
事實上，在外交部委託經營馬拉威醫療團之前，屏東基督教醫院早已將腳步跨出台灣，從事醫療援外工作多年。
「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這是屏東基督教醫院建院以來的傳統精神。
1994年，屏東基督教醫院開始轉型，由過去屏東人口中醫生、經費多來自海外的「阿堵仔病院」，變身為完全「本土化」的在地醫院，並傳承早期宣教士的精神，投入海外醫療援助工作。泰緬邊境的佤邦、中亞的吉爾吉斯坦、緬甸的仰光，都有屏基派駐的醫療團，這也是外交部選擇將馬拉威醫療團交托給屏基的主要原因。
我在非洲的日子
「說沒有懼怕是不可能的，心中總有一些忐忑，夾雜一絲興奮。……我就像一隻衛生外交的雛鷹，羽翼尚未完備，就得出發試試身手。」2002年10月，陳志成前進非洲的前夕，在日記中寫下自己的心情。
身為衛生署第一任駐非代表，3年來，陳志成經常出差各地，足跡遍佈非洲18個國家，積極與各國醫療組織建立關係，他形容自己像個「推銷員」，不斷向非洲各國傳達台灣在公共衛生及醫療方面的成就，以尋找可以合作的機會。他也曾經為了到非洲某個國家開會，轉了4班飛機、飛了2天才抵達。同樣的行程再回來，早已累癱了。
陳志成辛苦奔走下，在非洲各國達成了許多協助計畫，例如，在聖多美以「家戶噴藥」的方式，進行全國瘧疾控制計畫，有效的降低了瘧疾感染率；在馬拉威的「愛滋彩虹門診」則建立了指紋辨識系統等。
此外，統合協助台灣在非洲馬拉威、查德、布吉納法索、聖多美普林斯比等4個醫療團推展業務，也是陳志成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陳志成經由馬拉威總統任命為代表團成員之一，曾十幾次代表馬拉威出席世界衛生組織會議。
「協助台灣早日進入WHO是我的主要職責，過去台灣總是不得其門而入，只能坐在旁聽席聽別人討論我們的問題，」陳志成說，要登堂入室才能瞭解議程，才能明白其中的遊戲規則，也才有機會在適當的時機協調友邦為我們發言。
彩虹門診
3年任期中，陳志成在邦交國馬拉威努力地做了許多醫療外交與人道關懷的扎根工作。如安排姆祖祖醫院人員來台灣實習，設立血庫、推廣捐血，訓練接生婆，在偏遠地區進行巡迴醫療，設立愛滋病彩虹門診與指紋辨識系統……等等。
愛滋病肆虐是非洲的一大隱憂。
陳志成指出，馬拉威的愛滋盛行率高達16—20％，醫療團於是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合作，舉辦愛滋病彩虹門診，免費提供貧困的患者治療藥物，目前共有三千多位病患定期回診。
為了有效管理愛滋病患的用藥，陳志成與醫療團團長余廣亮共同研發了一套「指紋辨識系統」。由於馬拉威當地居民沒有身份證，無法確認領藥人的身份和追蹤療效，指紋辨識系統解決了這個困境。
訓練接生婆，則是為了挽救馬拉威的產婦和新生兒。
陳志成指出，馬拉威產婦及嬰兒的死亡率高居世界首位，新生兒死亡率高達12.4％，存活下來的孩子，又有四分之一活不過5歲。
然而，全馬拉威只有2位婦產科醫師，合格的助產士也不多，為提高產婦和新生兒的存活率，陳志成積極訓練接生婆，除了基本的衛教之外，還以圖解的方式教導她們認識雙胞胎、橫位產等各種需要緊急轉診的難產個案，並提供腳踏車及生產器械裝備。
一切從救母親開始
陳志成指出，第一期結訓的25位接生婆締造了傲人的成績，她們在去年6月前共產檢了607位孕婦，接生404位，轉診14位，所有產婦和胎兒都安全存活，被當地醫界視為奇蹟。
去年醫療團開始補助接生婆在偏遠村落設立產房，以取代過去在草地上露天生產的情況。「救一個母親就是救一個家庭；救了家庭，國家才有希望，」陳志成如是說。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馬拉威民眾沒有捐血的觀念，醫院裡也沒有血庫應急，很多病人因為無血可輸而死亡。
陳志成在馬拉威經歷過一場與死神拔河的艱辛戰役：一位台商感染瘧疾，不幸侵犯腦部，必須緊急輸血，但因馬拉威沒有血庫，雖然動員了所有的同仁和親友緊急捐血依然不夠，最後這位台商還是走了。
為了避免悲劇重演，陳志成於是四處舉辦捐血活動，推廣捐血救人的理念，並引進血液篩檢機制，「在全國平均每7人就有一名帶原者的愛滋感染率下，安全的供血是很大的挑戰。」
功成身退
點點滴滴的努力，直接嘉惠在非洲人民的身上，也間接鞏固著我國與友邦間的邦誼。
有鑑於非洲經驗的成功，衛生署目前有意更進一步推動「南島計畫」，包括馬偕、萬芳、高醫、彰基等醫院也將陸續加入，在南太平洋群島的邦交國推展「醫療外交」工作。
援外使命成果斐然，但在擔心與醫療專業脫節太久、孩子的中文教育問題等諸多考量下，陳志成選擇在3年任期屆滿時交棒。第二任代表由署立屏東醫院醫師盧道揚接任。
3年，一千多個日子，陳志成帶著老婆、孩子在馬拉威過著精神上寂寞、物資上極度貧乏的生活。
對於貧苦的馬拉威，陳志成只有悲憫和諒解，沒有絲毫的抱怨，即便談起當地治安欠佳、竊賊四起、人人擁槍自衛時，語氣仍舊充滿同情。
「他們實在太窮了，」陳志成說，在當地人眼中，擺放簡單幾件物品的路邊攤就是「量販店」，而腳踏車就是「救護車」。他剛搬進新家的第二天就遭小偷光顧，前後總共遭竊3次，雖然大家都勸他買把槍，說對空鳴槍具有嚇阻作用，夜晚更常因槍聲不斷而無法入眠，但他仍不願買槍，只因為自己大老遠跑來非洲是為了「救人」，不是「殺人」。
在他積極奔走非洲各國時，只能靠請保全、養5隻狗（被毒死2隻）來保護妻兒和家園，其他的一切就交托給信仰的上帝來保佑。
也是父親
物質環境與治安條件不佳，都不曾動搖陳志成舉家赴任的信心，唯獨在小兒子兩度感染瘧疾，飽受病痛折磨時，讓身為父親的陳志成深感愧疚，甚至一度心生懷疑──為什麼要帶著老婆、孩子千里迢迢走這一遭？這樣的犧牲奉獻究竟值不值得？
在非洲，每天有三千多人死於瘧疾，這種瘧原蟲感染的傳染病在馬拉威像感冒一樣，有如家常便飯。「雖然我是個小兒科醫生，有能力醫治我的孩子，但仍擔心孩子會留下腦性瘧疾的後遺症，」陳志成說。
雖然曾經懷疑，但回首3年的非洲之行，陳志成終究肯定。「很多在台灣失去的東西，我在非洲都找回來了，」陳志成舉醫病關係、醫師尊嚴為例，台灣醫生的地位一日不如一日，但在非洲，醫生受到的尊敬和回饋是超乎想像的，許多病人甚至用半跪方式和醫生說話握手，讓他感觸深刻。
除此之外，陳志成認為，3年的非洲生活對孩子來說非常寶貴。兩個分別為7歲、5歲的孩子，在美國教會辦的國際學校就讀，除了馬拉威同學外，還有機會接觸各國的小朋友，培養國際觀；非洲單純而沒有太多引誘的生活，也讓孩子們習慣了沒有電視、電玩，將物質慾望減到最低的生活方式。
撒種非洲
陳志成卸任後重返屏東基督教醫院，並繼續推展屏基的海外醫療工作。然而，對於非洲許多尚未完成的事工，他依然心心念念著。
「醫療外交與農業外交最大的不同是，醫療是直接與人接觸，感受特別深刻，」陳志成說，這個特點使得這項工作有持續的必要性，倘若一旦因斷交而撤退，將對病人產生很大的衝擊。
人回到台灣，陳志成的心似乎還遺留在非洲，念念不忘馬拉威的種種需要，積極擔任「後勤支援」的角色，他希望能募得一輛兼具看診、X光檢查及開刀功能的巡迴巴士，作為流動醫院和肺結核防治車；他還希望為接生婆的腳踏車後面加裝「板車」，作為運送產婦的「救護車」；也希望能募得一些小紀念品，做為推廣捐血活動的贈品……。「台北捐血中心已經承諾要捐助一台捐血車，」陳志成難掩興奮地說著。
深耕、撒種，屏基在馬拉威的醫療援助工作還未到收割階段，未來還將持續下去。在第一任駐非代表陳志成的眼中，「外交」指的是雙方交朋友、建立友好關係、一起工作、一起生活；「醫療外交」透過醫療對「朋友」進行人道關懷與人命拯救，是我們最應堅持投入、絕不能放棄的使命。
「早期宣教士來台奉獻，現在是我們回饋的時候，哪裡有需要，就到哪裡去，」陳志成說，自己隨時都可能再重返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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